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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是美国芝加哥一家

公司的贸易主管，但不幸的
是，他的女儿艾米患有严重的
糖尿病。他和妻子荻安娜省吃
俭用攒了七年的钱，加上抵押
房子的贷款，他们基本凑足了
换肾手术所需的 10万美金，
马上就可以给女儿做手术了。

2005年 10月的一个早
上，正下着雨，查理坐在地铁
上，遇到了一位美女。检票员
过来了。查理这才发现由于走
得匆忙，竟忘记了带钱。

而那位美女替他补了票。
查理大为感动，他主动让

那位女郎坐下，诚恳地向她表
示感谢。交谈中，他得知女郎
叫露辛达，是当地知名证券公
司“每日行情”的金融顾问。
“我的工作是受雇‘欺骗’委

托人。”露辛达幽默地说。
第二天，正当查理又坐在

地铁上，正呆呆地想昨天的艳
遇时，一个轻快的声音挟着一
股淡雅的香水味道飘了过来：
“来还钱么？”随即，露辛达

婀娜的身段飘到了对面的坐
位上。

查理一愣，赶忙掏出钱
包：“呃，是的。”
“咦？那是你女儿吗？好可

爱。”露辛达指着钱包里的照

片问。
“是的，这是我女儿艾米，

14岁了。”查理笑着说。
“我女儿要小些。”露辛

达掏出钱包，上面也镶了一张
照片，一个可爱的金发小姑娘
正微笑着荡秋千。

回家后，这天晚上，查理

的脑子里满是露辛达的样子
……

他第一次对妻子撒了谎，
称公司有事，不回家吃饭了。
那晚，在一家酒吧里，查理向
露辛达倾诉了全部的苦恼，包
括抵押房子贷款，女儿的病。

突然，一个酒气熏天的男
子扑到两人中间，调戏露辛

达，查理毫不犹豫地上去给了
那个男人两拳，拉着露辛达跑
了出来。

查理拦了辆出租车，他们
心照不宣地找到路边的一家
旅馆……

当情欲的烈火一旦点燃，

便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两人
忘情地吻着，一件件地剥着身
上的衣服……

突然，“喀嚓” 的声音停

止了一切。一个一脸横肉的男
子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正用
手枪抵着露辛达的脑袋！显然

是个劫匪！
查理手忙脚乱地将两人

所有钱交了出来。那个劫匪边

肆无忌惮地翻着两人的钱包，
边淫笑地念着他们的名片：
“查理……露辛达……啊，原
来你们在偷情。”然后，他强奸
了露辛达，打晕了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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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查理接到了一个电

话，电话是那名劫匪 （拉罗
克）打来的，他们绑架了露辛
达！让他立即带 10万美元去
伊东湖 55号———露辛达的
家，否则撕票！查理彻底被拉
罗克吓坏了，来不及多想，他
立即将家里的全部存款取了

出来，飞速赶往伊东湖 55号。

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拉罗克
和一个黑人胖子正用手枪指着

跪在地上的露辛达。他们先将
查理暴打了一顿，然后拿着查
理带来的现金扬长而去……

连续几个晚上，查理都处
于极度失眠的状态，他不知道
该如何向荻安娜解释钱的去
向。

惶惶不可终日的查理又来
到了露辛达的公司，希望能从
她这儿得到一点安慰。然而，公
司的工作人员说，露辛达上周
辞职了，她不过是个经常迟到、
谎话连篇的临时雇员而已。查
理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想到了初次见面时露辛达说
的话：“我的工作是受雇 ‘欺
骗’委托人。”
“难道我被骗了？”想到这

里，查理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立刻来
到了露辛达的住处———伊东湖

55号。当他闯进屋子时，一个
中年女人正在给几个人讲解这
套房子的好处。见查理闯进来，
她迎上来问：“先生，您也要租
这套房子吗？”并递过来一本
租房手册。精致的手册封面上，
一个可爱的金发小姑娘正微笑

着荡秋千……
查理彻底明白了，一股热

血冲上脑门，他恨不得立刻宰
了这个骗子！他发誓夺回属于
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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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芝加哥地铁中心站。

一袭黑衣的露辛达挪着迷人的
步子从地铁上走了下来，与一
个男人微笑着吻别，这个男子
正是那晚在酒吧横在查理和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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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达中间的人。随后，露辛达
走向一辆高级轿车，与两个

男人热情拥抱，这两个人不
是别人，正是一脸横肉的拉

罗克和黑人胖子。而后，三人
钻进车里绝尘而去。

这些，都没有逃过躲在
站台后面的查理的一双眼
睛。

查理悄悄打车跟他们来
到上次“偶然”遇到“抢劫”
的那家旅馆，不出他所料，仪

态万方的露辛达正与一个看
上去颇有身份的男人登记开
房。而那个黑人胖子，竟然穿
了一身制服，摇身一变成了
旅馆的保安。

当露辛达与那个男人上
楼后，拉罗克出现了，他像上

次“抢劫”一样套着一个黑
帽子，若无其事地走到电梯
门口，黑人胖子也靠了过
来。看着拉罗克和黑人胖子
走进电梯，电梯显示的目的
地是顶层 12层，查理也飞
速跑上顶层。顶层几乎没有

住客，查理看到拉罗克穿过
走廊，去了另一个房间———
这正是他和露辛达上次开
过的房间。

查理顺手操起一把灯
盏，向正在撅着屁股开门的
拉罗克头部猛砸了两下，拉

罗克甚至来不及反应便“咕
咚”一头栽到地上。黑人胖
子正在楼梯口放哨，对查理
的举动浑然不觉。

查理夺下拉罗克的手
枪，打开房门，将拉罗克扔了
进来。房内，露辛达和一个男

人正在床上激烈地接吻……
他愤怒地将自己如何被

骗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抖了出
来，顺手将那本租房手册扔了

过去，封面上，一个可爱的金
发小姑娘正微笑着荡秋千
……

那个男的猛地明白了什
么，他一边喃喃地说：“我不能
让警察知道，我必须得走。”一
边赶紧收拾东西。这时，拉罗

克醒了过来，他企图抓住查
理拿枪的手，怒不可遏的查
理用拳猛击他的头，混乱中，
手枪响了，想要逃走的男人
身中数弹，当场毙命。露辛达
也未能幸免，胸口中了一枪
……查理最终把手枪夺了回

来。这时，外面的黑人胖子听
到枪声，拔出手枪冲了过来，
查理用力顶住门，卡掉了他
手中的枪，倒在地上的拉罗
克奋力上来拿黑人胖子的枪，
查理不得不朝他开了一枪。这
时，黑人胖子撞了进来，死死

地掐住查理的脖子，查理本能
地向他连射数枪。

半个小时后，作为证人
的查理在向警察叙述着一
切：“我在房间睡觉，突然听
到有枪声，我赶紧起床，从猫
眼里看到一个保安走了进去

……” 一名警官对同事说：
“很显然，两人在偷情，突然
进来了劫匪，保安试图帮助
他们……”

下楼时，警察正在帮着
旅馆的老板———一个表情复
杂的男人清理保险柜，查理

走上来递上身份证，从容地
拿走了写有他名字的公文
包，那里面是拉罗克勒索他
的 10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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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日，国民

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
桥中央党部开会。开幕式结
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
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
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
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
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

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
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
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
心中有气，就自己一个人出来
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
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

一个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
枪。事后详查，刺杀行动是由

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
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
杀蒋介石。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
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

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
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
并伤及脊椎骨，经多方努力也
没能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
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
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
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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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流传

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旧创复

发，治疗失败后在日本病死。
1943年 4月，汪精卫等

在南京举行“还都大典”后，
接受日本“大使”的“国书”。
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
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
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
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
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一

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
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
过去。12月19日，汪精卫住
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
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
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手术后，

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
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
乞求于中医单方，终于在无锡
探悉到一位名医，外号“刘一
帖”。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
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

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
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
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
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
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
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
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

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
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
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
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
一面说，一面取出一张同样的
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
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
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
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
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
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
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
化，慌了手脚。陈春圃气急败

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
并未回客栈，眼下已不知去

向。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

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
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

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
一帖，宜人不宜狗。”

1944年 3月，近乎全瘫
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
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
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
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一间特设的病房里。日本政府
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
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但此
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
僵尸。

做手术一周后，X光检
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

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因为
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
为他输血。汪开始为自己的后
事作准备。

11月 9日上午 9时，盟
军出动 150架轰炸机空袭名
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将奄奄

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
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
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
备。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
行到下午，汪精卫在地下室里
熬过了难挨的一天，又惊又
吓，再加上寒气侵袭，汪精卫

的病情急剧恶化。1944年11
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
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
下，停止了呼吸。汪精卫1935
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最
多只能再活10年，果然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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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汪精卫病死日本

的说法，多年来一直有人质
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委员会编辑出版的 《抗战风
云录》中就刊有戴笠买通虹
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
药中掺入一点慢性毒药，最终
将其毒死在虹桥医院的说法。

1983年 9月 16日，香港《广

角镜》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
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

揭露》一文中，也认为汪精卫
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国民党
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

霍实子认为，1944年 3
月，汪精卫飞往日本治疗伤病，
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
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此后汪精

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
机返回上海。随后，日本方面发
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
寇转告汪精卫，请他回国后静
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这份
密电当即被国民党情报机关截
获并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

汪精卫去日本后，国民党
想趁机刺杀汪精卫，但是日方
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在戴笠
的策划下，搞了一个调虎离山
之计，趁陈耀祖（陈璧君的胞
弟）在广州古玩店看货的时
候，把他给暗杀了。这一招果

然奏效，陈璧君急匆匆地秘密
返回广东去处理后事。

陈璧君秘密返回广东后，
独居日本的汪精卫坚持也要返
回中国。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
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把
情人施旦弄来专门护理。

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
密电发到广州陈璧君的寓

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
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
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
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
院，一切等待她到沪后安
排。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
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特种技术

研究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
送交蒋介石。蒋介石就命令
戴笠趁机暗杀。

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
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
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
无味的慢性毒药，汪精卫终于

毒发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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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精卫之死，还有一

种说法流传甚广，那就是汪精
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1944年 3月，帝国大学
附属医院经过紧急会诊，认为
汪精卫主要是铅毒入骨导致
病变。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
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

骨去毒手术，由年轻的副手龟
田良宏负责具体手术。在制订
手术方案过程中，上野博士建
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
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
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
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

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
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
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
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
骨。结果，黑田久雄的方案因
为对病人风险太大而被上野
博士和龟田大夫否决。

但在进行手术前的半小
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精
卫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
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
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
后，他发现汪精卫受铅毒感染
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

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一星期后，经拍照检查，

汪精卫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
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
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
了。龟田不明白，院方为什么
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

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
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几次三番
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
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
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
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
顺子在龟田的再三恳求下，终

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
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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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汪精卫也被列为日军
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
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 “自然
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

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
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
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

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
在世界公众面前。为了应付这一
难堪的局面，院方精心设计了一
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
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
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
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

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
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
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
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
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
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

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只好又灰
溜溜地飞回南京。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的胸椎
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
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
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
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为此，日方又想出了一个绝
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
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
凌空吊起来，将头颅与颈椎骨拉
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汪自知
死期不远，只好任凭日本人的摆
布，一直到 1944年 11月 10

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日本人
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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